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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天气院今天晴到多云遥 明天晴转多云袁夜里起多云到阴袁局部小雨遥 今天最高气温院23益袁明天最高气温院
22益遥 今天最低气温院9益袁明天最低气温院11益遥 市区风力院今天东到东南风4~5级遥 明天东南到南风5~6级袁傍晚增
强到5~6级阵风7级遥 今天蓝天指数为院二级袁天色淡蓝遥 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院四级袁容易引起森林火灾袁林区严格
控制野外用火遥 舟山市气象台2025年4月5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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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增岁月人增寿。我今年91岁了，谓

为鲐背老者矣！

在复杂和繁华的世界里，自然追忆

老父亲、老母亲。父亲于1892年生，属

龙，享年71岁。母亲于1898年生，属狗，

享年77岁。父母双双年届古稀，实属不

易，算是长寿老人了。

父亲少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只身闯

荡定海，在一家有名气的纸书店当学徒，

学成返乡螺门，开了爿名不见经传的纸
书店。经营笔墨纸砚之文房四宝；经营

《四书》《五经》之孔孟经典古籍；经营

《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通俗读

物；还经营香烛和烟草之类消费品。他深

知坚守商业“诚信”，视顾客为上帝，价

格实惠，公平合理，童叟无欺，深受顾客

好评。虽然小本生意，但是生意兴隆。

父亲注重家庭，注重家训，注重家

风。家庭经济拮据，还是让两个儿子读满

高小毕业（六年）。还让孩子们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

父亲有高超的纸竹手艺。村里大户

人家如办丧事，定做金山银山、金元宝等

供奉祭祀，都能做得惟妙惟肖，很受欢

迎。1948年（戊子年），螺门村正月十五闹
元宵，各式各样彩灯齐上阵。父亲大显身

手，为儿定制了一盏硕大的、精美的西瓜

灯。我高兴万分，高高举起西瓜灯，穿插在

游行队伍的长龙中，周游于展茅乡村，尽

占父亲的荣光。

父亲能书写一手漂亮字体，学唐代

柳公权楷体书法，柳体遒劲有力、别具一

格。常给村里义务书写坟碑大字，一毛钱

也不收，很受村民们赞赏。

不幸的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

不聊生。我们舟山地处海岛，更是盗贼四

起。父亲的小店铺首当其冲，经多次抢劫

掠夺，生意一落千丈。清楚地记得1948

年，我已14岁，那年某日，夜幕降临，一

陌生人闯入店堂，霍地拔出手枪甩在柜台
上，说要钱。父亲一惊，定神后说，你看只

有几张纸、几本书，勿像店，请高抬贵手

啊。他眼一瞟，果真如此，二话没说，转身

就走。总算逃过一劫，谢天谢地。

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勤俭持家，精打

细算，把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能

吃苦耐劳，练就一副强健筋骨。虽是三寸

金莲，步履蹒跚，却很健康。

家有番薯地，种植了1300多株番

薯，耕种、收获重担全由母亲一肩扛。春

夏季节栽种番薯，间种绿豆；秋冬季节栽

种小麦，间种豌豆。季季高产，年年丰收。

我们家粮食基本自给，在母亲的辛苦操

劳下，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曾听母叙旧，某年春日，月黑之夜，

秀山盗匪渡船登岸突袭螺门，父闻声出

逃，留在家中的小脚母亲被连拖带推，掳

掠装船到秀山。一日三餐吃红枣，还被逼

供虐待折磨，强逼五百大洋。父无可奈

何，“燥砻糠打出油”，凑足全额缴之，母

亲才得以赎回。当时听罢言，儿热泪盈

眶。为母亲曾经遭受的折磨而痛心，也为

母亲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染。

敬爱的高堂啊，当今欣逢盛世，国泰

民安，祖国繁荣昌盛，想必定含笑于九泉

之下。

追忆老父老母
□王才学

长思兄袁每逢清明意更切
□赵行法

大哥行宽，大我8岁。岱山县高亭镇闸口
一村渔民。1952年1月6日，辛卯（兔）年腊月

初十出生于贫困渔民家庭。从出生日起算，

至今已75岁，可他离世已23年多了。

在这还不满19000天的时间里，大哥

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生养一女一儿两个
孩子的人生义务，留下了对家庭负责，对长

辈尊敬，对妻儿亲和、关爱，对工作敬业、负

责并刻苦、耐劳，而对自己却是极其节俭的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神财富。

他最大的贡献是谨遵父亲在渔船上担
任17年财务小组长期间总结出的“公款勿

是钞票，只是一种记录数字的凭证，分到自

己手里应得的，才能视为钞票”的座右铭，

故在渔船担任财务小组长30年而没有发生

一丝差错。他将父亲的座右铭作为训示传
承给了我，使我能在担任渔村主办会计及
村主职干部40多年来，始终保持公私分明

的清醒头脑，从而促进了闸口一村村级集
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造福了全体村民。

而大哥一生最感到自豪的是，在年近

50岁的连续数年里，作为一位视力高度近

视的普通船员，在渔船上年终评定劳动工
分时，竟能获得大副职别的极高工分120
分（一般船员最高工分是101分或102分）。

在大哥亡故后的次年，我向大哥当时

的所在船船长赵丁伟堂叔征求过评给大哥
120工分的因由时，他回答：“有行宽在我

船，我与大副均不用操心锚绳夹兰是否松

脱，网具相连接的销扣是否连接好，帆篷的

篷索是否牢固等安全防范事宜。遇大风雨

天，船舷的漏水洞堵塞有否，更不用担心。

但凡遇雨雾朝我船方向压过来，他就早早

地将漏水洞周边的杂物清理干净了。什么

掏冰、出鱼等重活、累活，他都是争先恐后

地抢着干。”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我

家是全县渔农村村民中数一数二的特贫
户。九口之家一度居住在约60平方米的两
间低矮的马路边平房（含外赵家族众共有祖

堂）。房屋破旧不堪，瓦片严重风化，一经下

雨，屋内上漏下浸，常成泽国。即便是这样的

生活状态，我从来没有在大哥的脸上发现过
不满意的表情或听到过什么怨言。

在大哥20岁的1970年8月，一声惊雷
震天响，半路出家（指中年转行）、不识水性

的父亲在捕鱼时不幸命丧大海。

父亲遇难后，大哥默默地挑起了“长子

代父”的千斤重担。

大哥除了在渔船上拼命努力工作外，

每逢渔船在秋场和冬场期间，在完成渔船

年度大修理及备汛工作后的有限间隙里，

总要设法寻找打零工的机会，以争取赚每

天一元六角（后递增至每天一元八角）的工

钿。大哥常常会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进行

着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却不舍得在劳作

途中消费几分钱购买一些充饥的食品，把

收入分毫不留地交给了母亲。

我们父母是姑表亲近亲结婚，因此，父

亲的高度近视不同程度地遗传给了我们。

1979年春，28岁的大哥正值青春金色
年华，无论是经历、经验还是精力，都是人

生中的黄金时段，远远超过我这个毛头小

青年，特别是经验和力道。所以，不论是出

网、拔网，或是起锚、掏冰等重活、累活、危

险活，事事抢在前。我担心大哥的高度近
视，有时候会与大哥“抢占”第一手。但大哥

为了保护我，总是劝说我：“行法，侬也是高

度近视眼睛，侬站第一手，同样危险很大。

再说，侬是技术船员，要管好机舱间工作和

全船的电线、照明，所以，不必要每次都冲

第一手。阿哥是硬甲板（普通船员），有的是

气力，应该多做一点。至于安全，阿哥会小

心的，侬放心。”

正因为我们兄弟吃苦耐劳，具备对任

何工作都认真负责、努力超前完成的品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渔区体制改革进一

步深入，闸口渔业大队再实施老大（船长）自

主择优组阁的局面时，我们不用担心难以落

实船户的尴尬，而且还以高工分入选。

1983年1月21日，我在结婚当天遭遇
左眼视网膜剥离的病情，大哥时时关注着我

的脸色和行为举止，为我的命运而担忧。当

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病房住院时，大

哥难抑真情地与我相拥而泣，并附在耳边对

我说：“阿弟，会好起来的，我们不可能运气

就这么坏下去，一定要撑起来。”

大哥的节俭是村内闻名的，日常生活

相当清苦。结婚前，他把全部收入交给母

亲，结婚后把全部收入交给妻子。喜爱喝

酒，但从不挑剔下酒菜。大哥的饭量大于平

常人，酒后吃饭，还能吃2满碗（半斤米以
上）。多饭量，是大哥一生中超过平常人的

最大享受，可以说，他50年的人生，吃过了

平常人70年的食量。

大哥于2001年11月中旬，在浙岱渔

11444号船渔场生产时，感觉胸、肚绞痛

日益严重。然而在3天没有一口米饭下肚
后，没有向同在一船、担任轮机长的二哥

诉说，还要强忍剧痛和饥饿，支撑着已是

十分虚弱的病体掏冰、冰鱼货，最终昏倒

在冰舱内。

回家后，他在妻子陪同下到岱山第一
人民医院检查，经黑白B超仪诊断为肝癌

晚期，已无治愈可能。

当我中午下班赶到大哥家问询是否到
上海复诊。大嫂当着大哥的面回答：“医生

说已无治愈可能……”后我们家人一起凑

钱把他送到了上海新华医院治疗，但医生

认为已回天无力。

2002年2月19日，壬午（马）年正月初

七早上7时许，大哥怀着对人生的深深眷

恋，对母亲、妻儿和姐弟妹等亲人的依依不
舍而含悲离世。

大哥离世后，当初在上海新华医院放
弃开刀手术决定的对与错一直困扰着我，

常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中。谨以此文向大

哥表示忏悔。

这是我对大哥、我的同胞长兄短短一

生的简要小结，以供我的子孙纪念。


